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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中送炭 
【釋義】 在下雪天送炭給人取暖。比喻在人艱困危急之時，給予適時的援助。語或本唐．

釋德行《四字經．甲乙》。 

【近義】 雪中之炭、雪裡送炭、急人之難、寒中送衣  

【反義】 趁火打劫、落井下石、錦上添花 

【典故】 「雪中送炭」原作「雪裡送炭」，意思是指在大雪中給受凍的人送來取火的木炭，

讓他們保暖。這是一種對別人表示關懷的做法。根據《宋史．卷五．太宗本紀》

的記載，宋太宗淳化四年二月間，雨雪不斷，天氣奇寒，太宗體恤當時孤苦的民

眾，所以派人送去錢財、米和炭。這就是「雪中送炭」的例子。宋代詩人范成大

有一首〈大雪送炭與芥隱〉詩，講他於大雪中送炭去給友人的事。其中有兩句：

「不是雪中須送炭，聊裝風景要詩來。」意思是說不是真的來送炭，是藉機來要

詩的。這種明明是來救濟朋友，卻為朋友留餘地的做法，是值得尊敬的。另外一

位宋代的詩人高登，寫了一首〈覓蠹椽〉詩，從詩的序和內容來看，是說因為天

寒，高登家中無薪柴可取暖，所以去向友人要，卻發現友人也是窮到只好把家中

的酒槽劈了來當柴燒，他只好回去找看有沒有被蟲柱壞的梁柱可用。原來盼望有

人能雪中送炭，最後卻是貧困對貧困，自覺可笑又可憫。從這些故事來看，「雪

中送炭」常用來比喻在別人急困的時候，伸以援手的意思。比宋代這些資料還要

早的文獻，可以找到唐代德行禪師的《四字經》，裡頭就有「雪裡送炭」的說法。

這句成語常和「錦上添花」一起用，也可一併參考。後來「雪中送炭」這句成語

可能就從這裡演變而出，用來比喻在人艱困危急之時，給予適時的援助。 

【用法】 比喻在人艱困危急之時，給予適時的援助。用在「援急救危」的表述上。 

【例句】 1. 要不是有當年王伯伯的雪中送炭，我們一家人還有今天嗎？  

 2. 災區居民生活困頓，請大家發揮雪中送炭的精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物換星移 

【釋義】 事物改變，星辰移動。比喻景物的變遷，世事的更替。語出唐．王勃〈滕王閣〉

詩。 

【近義】 星移斗換、星移物換 

【典故】 滕王閣位於今江西省新建縣城西的章江門，是唐代的滕王李元嬰在任洪州都督時

所建。他是唐朝開國君主李淵的兒子，哥哥太宗即位後，將他封為滕王。由於受

封那天樓閣正好落成，因此命名為滕王閣。王勃是高宗時代有名的才子，他文思

泉湧，下筆成章，不一會兒就能寫出一篇詞藻華麗、情感豐富的文章，為初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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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之一。他在參加當時的洪州都督閻公在滕王閣上舉辦的一場盛宴時，即席寫了

一篇〈滕王閣序〉，至今為人所傳頌。王勃另作了一首〈滕王閣〉詩，詩的上半

部在描述滕王閣的華麗壯觀，後半部則是抒發從滕王閣引發的感嘆，「閒雲潭影

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大意是說天上

的雲投影在閣前的潭水上，日光也顯得安閑暇適，但地上事物不斷地改變、時序

星辰不停地轉移，不知已經過了多少寒暑。當年的李元嬰現在不知身在何處？只

剩欄杆外的長江滾滾東流。後來「物換星移」就被用來比喻景物的變遷，世事的

更替。 

【用法】 比喻景物的變遷，世事的更替。用在「世事多變」、「時間推移」的表述上。 

【例句】 1. 儘管物換星移，我們的友情也不會改變。 
 2. 離開家鄉多年，這次回來，深感物換星移，景物完全不同了。 
 
 

 亂世情緣  
一九四一年，二次大戰方酣，赫門與母親居住在波蘭皮歐特科的猶太人居住區。兩年

前，他們被迫遷居至此，如今，德國軍隊又將他們與其他猶太區的居民集合，送往死亡集

中營翠比凌加。赫門那年十二，他站在路邊等著上牛車，雙手緊緊抓住母親不放。  
赫門的母親很清楚橫在眼前的命運，她用力推開赫門，兇惡地罵他：「你已經不是小

孩了，不要跟著我，快走！」赫門不肯聽話，但母親不斷吼他，他感到既困惑又害怕，只

有轉身逃跑。  
那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母親。  
此後的一年半，赫門輾轉從猶太居住區遷往兩個集中營，最後被送到距柏林七十英里

遠的史萊本勞動營。他與其他許多老少男性一同居住在骯髒擁擠的營房內，每天做著粗重

的工作，除非累倒、病倒，或在守衛的鞭笞下不勝體力，否則不得歇息。然而最苦的還是

飢餓。每個人每天的配額是一小片麵包和一些稀得不能再稀的湯，赫門看著同伴飢餓而

死，每天早晨，推車把沒能活過漫漫長夜的同仁一一載走。  
一九四四年二月，一個寒風刺骨的日子，赫門哆嗦著站在環繞集中營的鐵絲網旁，望

向隔壁的農莊，襤褸的囚衣鬆垮垮地掛在身上，腳上裹著破布。他發現鐵絲網外有個小女

孩正盯著他看，小女孩發現赫門也注視著她，便走上前來。餓得軟弱無力的赫門四下張望，

確定沒有守衛在附近後，便開口用德文問道：「你可以拿點吃的給我嗎？」  
「我不懂德文。」小女孩答道。赫門於是用波蘭文重新問了一次。小女孩用棕色的圓

眼睛注視著赫門，好一會兒，她點點頭，表示她明天會再來，便一溜煙兒跑開了。 
第二天的同一個時間，小女孩來到鐵絲網旁，赫門確定周遭沒有人後，一個箭步衝上

前，小女孩迅速拋了一小片麵包和一個蘋果給他。赫門接著了食物，塞進口袋裡，就忙不

迭跑回營房。他把麵包切成許多小片，在一整天中一點一點地吃。赫門很清楚，萬一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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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被人發現，他就劫數難逃。他不敢期待小女孩會再度出現，然而第二天，小女孩在相同

的地方等他，一雙小手藏在大衣下，衣服裡蓋著她帶來的食物。這個八歲女孩沒有把認識

新朋友的事告訴父母。這完全是出於直覺，她知道父母絕對會禁止他們繼續會面。有七個

月之久的時間，她每天在相同的地方等，每當赫門走近，便拋些食物給他，然而他會一溜

煙兒地跑開。  
在戰火頻仍、民生凋敝的時日，多餘的食物不易取得，小女孩總是包起自己的食物給

他。兩個孩子從未交談，也從未告訴對方彼此的姓名。 
一天，赫門靠近鐵絲網比平時要晚。他喊：「小妹妹。」小女孩走上前來。「我要被調

到特瑞席安史達特，妳不要再來了。」赫門說。  
小女孩注視著赫門，一臉的困惑。「是在捷克，我明天就要走了。」赫門解釋。小女

孩睜大眼睛，眼眶裡噙滿淚水，她知道她再也見不著他了。赫門強忍著淚水，垂著頭離開，

胸臆中滿滿地都是悲傷與恐懼。他回過頭看小女孩，終於無法自持。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近尾聲，惡名遠播的毒氣室運到了特瑞席安史達特。隨著同盟

軍的逼近，用毒氣室處決戰犯的速度也如火如荼地加快。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清晨，赫門

在納粹禁衛軍狂暴的吼聲中驚醒。禁衛軍指示這些體力虛弱的戰囚早上十點去沖澡。所謂

沖澡，指的就是前往毒氣室送死。然而早上八點時，同盟軍到達，全營的戰囚都獲得釋放。  
戰爭結束後，赫門遷居以色列，他的體力恢復了，人生也有了新的開始。他成為一名

士兵，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獨立戰爭中奮勇殺敵。但沒有幾年，他便厭倦了戰爭與打鬥。

一九五０年，赫門揮別以色列，遷居紐約。赫門身材高，肩膀寬闊，能說善道，有著一股

超乎年紀的成熟。他老成世故，卻在某些時刻無端陷入沈思。他發現這樣的外型與性格對

女性形成無可抵擋的魅力，於是平生第一次開始認真與女孩交往。此後幾年間，他甚至三

度與情人論及婚嫁，卻又在直覺的催促下，不顧對方的失望與哀傷，斷然解除婚約。 
走過了如此慘澹的感情路，赫門決心暫時不再與女人有任何深入的交往。他的朋友不

時熱心地要替他介紹對象，他卻不為所動。直到許多年後，有位朋友堅持要他見見一個名

叫若瑪、有著黑色頭髮和棕色活潑雙眼的女子。赫門同意了，於是他的朋友安排了一場二

對二的約會。若瑪美麗、直率且善良，渾身散發著溫柔氣息卻又對自己的理念與想法有著

高度的自信。兩人非常投契，整晚天南地北談個不休。談話中他們驚訝地發現，赫門在以

色列從軍時，若瑪也在同樣的地方擔任護士，兩人甚至曾參加同一場活動，卻不曾相遇。  
赫門發現自己竟深深愛上了這個年輕女郎。  
夜晚，赫門的朋友開車送若瑪回家，赫門和若瑪坐在車後座聊天，聊天的話題轉向了

戰爭。赫門告訴若瑪：「戰爭期間我幾乎都待在柏林附近的史萊本勞動營。」若瑪吃驚於

這樣的巧合，回應道：「我知道史萊本在哪裡，我也在史萊本待過。我們家人假扮成信基

督教的農人，在勞動營附近的農地耕作。有個傳教士幫我們偽造假的身分證明，他救了我

們的命。」赫門的興致愈來愈高，若瑪仍繼續說：「我當然沒住在勞動營裡，但我認識一

個勞動營的男孩，他餓得要命，跟我要吃的，我有一陣子天天帶食物給他，丟進鐵絲網裡。」  
「他長什麼樣子？」赫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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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瑪想了想：「大約十三、四歲吧！很瘦很瘦。我那時還小，但我看得出來他很餓。」  
「他吃些什麼？」  
「多半是麵包。有時我也會弄到蘋果。」若瑪答道。  
赫門坐直了身子：「妳跟他這樣碰面持續了多久？」  
「七個月。」若瑪回答。  
赫門的心開始狂跳。他問了更多的問題，若瑪的每一個答案都和他自己的記憶相吻

合，他開始戰慄。  
「他有沒有告訴妳，他要調到特瑞席安史達特，叫妳別再來了？」赫門怯懦地問道。  
「有，他就是這樣說的。」若瑪滿臉的莫名，不懂他何以知道這些。赫門倒在椅背上，

驚詫得不能自已。坐在身邊的女子，原來就是當年救他一命的波蘭農家女孩。  
「那個男孩就是我。」赫門輕輕地說，聲音細得幾乎只有自己聽得見。  
「怎麼可能？」若瑪不相信赫門就是勞動營那男孩，不可能這麼巧。若瑪遲疑了一會

兒，問道：「你是不是用破布裹住腳當鞋子？」赫門點點頭。  
若瑪終於明白了這不可思議的事實，淚水湧入了她的眼。兩個人第一次真情相擁。赫

門在車子到達若瑪的住處之前向若瑪求婚，一九五九年，兩人在紐約步入禮堂，如今已有

兩個孩子和數個孫子。  
赫門深信在集中營時，是命運數度把他從鬼門關前救回，命運三度阻止他和其他女人

踏上紅毯，他才得以在悲慘的童年結束了十五年後，與命中注定的伴侶重逢。 
 
 

 多等一分鐘                       文  張曼娟  
以前在東吳城區部教夜間部的時候，因為下課的時間很晚，往往要到十點多才能回

家，所以通常會搭乘固定的計程車車行的車子回家。  
原本在深夜裡一個人等車，應該是既危險又讓人感到孤獨的，但是，我卻幸運的得到

許多人的保護與陪伴。總是會有一群學生圍繞在我身邊，陪著我一起等，這時候，我反倒

像是個被老師細心呵護的學生了。他們總是要看到我安全的坐上車後，才肯放心的回家。  
在我教書這些年來，學生的貼心，總是讓我深受感動，所有通車、準備教材的疲累，

都是值得的。除擁有學生的關心，即使是素昧平生的計程車司機，也帶給我溫馨的關懷。  
照道理，計程車司機只要把我送到家門口，就可以開車離去。但是，許多司機都會多

等我幾分鐘，看著我走進大廈、坐入電梯，直到電梯門關閉後，知道我可以平安抵達家門，

他們才安心的駛離。  
對一般計程車司機來說，或許時間就是金錢，只要能把乘客載到目的地即可，不需要

付出額外的關心。但是，如果每個人都願意多等別人一分鐘，以確定對方是否能平安無事，

社會也許就不會如此的危險脆弱。雖然，我現在晚上教課，已經有朋友來接送我，不需要

再搭計程車了，但是回想到以前載送過我的計程車司機，以及陪伴過我的一些已經畢業的

學生，常常一個人在等車時，便有種安心的感覺。 
 


